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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是人类文明浩渺星空

中的一颗颗明星，照亮我们回望

人类走过的纵深曲折的前路，启

迪我们探寻和追问：我们来自何

方，我们又将走向何处。与文物

对话，让我们深思，给我们智慧。

作为深化阐释中华文明精

神标识、大力促进人类文明交流

互鉴的重要窗口，上海博物馆依

托丰富的馆藏文物资源，扎实的

学术科学研究，多元的展陈教育

内容，拥有海内外体系最完整的

中国古代艺术通史陈列，在文物

学与艺术史、考古学、博物馆学

等领域均确立了学术领先地位。

人才济济的专业团队与丰富多元的馆藏相

映成辉，奠定了上博在相关领域的成就与地位。

为进一步推动人才建设，打造文博人才高地的

“上博样本”，2019年起，上海博物馆与新民晚报

联手启动了“上博讲坛”，致力于构建以上博各研究

门类人才为第一资源的具有标志性、代表性、权威

性的学术品牌，老专家先行，引导上博中青年专家

从幕后走到台前，通过公益性文博知识普及讲座传

播文物知识与博物馆文化，成就人才发展与文化传

播的“双赢”舞台。如此，不仅仅是让上博专家更为

公众认知，更是拉近了我们与浩渺星空里一颗颗如

明星般闪耀人文光辉的文物的距离。

“上博讲坛”举办之初，是以线下公益讲座为

主要方式，一经推出便深受市民观众欢迎，每场

讲座均一票难求。此后，考虑到受众范围等因素，

“上博讲坛”开始以直播形式开展讲座，联动各媒体

平台视频号，并设置直播视频回放功能，真正做到

专业性与普及性兼顾、学术性与趣味性并举，使

得更多观众足不出户便可领略文化魅力。

2022年，为更积极主动响应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的新要求，对标高质量的公共

文化服务，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上海博物馆

精心谋划，推出“大博物馆计

划”。“上博讲坛”以上博优秀人

才资源为首，通过各类专家之

口，围绕馆藏文物及相关研究，

横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向公

众娓娓道来文博类专题学术科

研篇章，为静止、沉默的一件件

至宝文物“代言”，诉说了由点到

面、由静到动、由过去到现在乃

至未来的幕后故事。

本书涵盖“上博讲坛”第一季

讲座全部内容，以上海博物馆文

物收藏历史为开篇，一一为观众和读者解答了青

铜、瓷器、书法、绘画、竹刻、漆器、钱币共7个门类文

物背后的秘密：如何在青铜器研究工作中利用考古

信息、资料及研究成果？竹刻艺术如何发展为雕刻

类雅玩之冠，又让腰缠万贯、才高八斗的世家子弟金

西厓倾心一生？皇帝个人的嗜好如何影响明清两

代官窑瓷器的制作和使用？上博所藏数量巨大、

时空交替和种类繁多的清代楹联作品有何异同之

处？如何摆脱帝后玺宝非历史的演绎，甚至神化

的成分，还原其真实面貌？要全面解读中国漆器，

为何需研究境外漆器藏品？“割配”的现象如何启发

古书画鉴研？如何从“黑石号”沉船打捞出水的唐

代陶瓷器窥见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如何从

西汉时期的钱币发展，触探历史的脉动？在翻阅本

书过程中，读者将跟随专家的讲述，仿佛打开一道贯

通古今、穿越时空的神秘之门，能了解到不同门类文

物特征，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完成一

次次与专家、与文物、与历史的时空对话。

欢迎来上海博物馆，我们一起仰望星空，对

话至宝！

上海是一座充满文化魅力的现代魔

都。一年一度的上海书展，已经成为这座国

际大都市散发着浓郁书香的一张典雅的文

化名片。一座卓越城市的品格和力量，不仅

来自它的经济、商业、市容，更来自它的文

化，来自它的精神气质，来自这座城市、这座

城市的市民对于书籍的亲近和热爱。

上海是中国近现代出版印刷业的最重

要先行者。闻名中外的商务书局、中华书

局、世界书局和三联书店，诞生在上海。它

长期占据着中国出版业60%以上的份额，为

中国的文化事业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许多我们敬仰的文化巨匠巴金、郑振铎、叶

圣陶、邹韬奋……包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陈云，都曾长期献身上海的出版印刷事

业，推出了无数影响一代代人奔向光明道路

的进步书籍和推动历史进程的重要书籍。

1949年，上海更是为了支持新生的共和国，

向首都输送了大批出版家和重要出版社。

办一个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书展，让世界

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书香弥漫上

海，弥漫中国，为所有上海和中国的爱书人、

读书人建造一座精神家园，是长期埋藏在上

海出版人心底的共同的美好愿望。进入新

世纪，改革开放的涌动春潮终于使这个历史

的夙愿变成了一个越来越美好的文化现实。

八月流火。经过二十年的苦心经营，上

海书展已经成了上海、长三角和全国读书人

的盛大节日，成了中国出版人的交流盛会，

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外国出版同行的关注和

青睐。作为读者、嘉宾、签售作者和好书推

荐人，从书展创办至今，我几乎每届都去现

场。2019年我的新书《攀登者》亮相书展，文

艺评论家荣广润和沪剧名家茅善玉欣然担

任嘉宾，让拙著平添光彩。而我那些年逾古

稀的初高中同学，汗流浃背，从四面八方来

到现场。

我认为，上海书展的成功，首先在于举

办理念、展览主题和方式与时俱进地不断创

新。2004年主办者把“读书，让生活更美好”

定为书展主题。2006年明确提出“我爱读

书，我爱生活”的书展口号。2007年增设动

漫游戏馆，为年轻人网上阅读提供八千余种

动漫图书。2008年引进法兰克福书展“主宾

国”办展理念，首创“主宾省”，服务全国出版同行。2009年借世博会强

劲东风，开启了书展“服务长三角，服务全国”的新阶段。2011年，首创

“书香中国”阅读论坛和“上海国际文学周”。今年上海书展的主宾省是

江苏省，并首次亮出“上海首发，全国畅销”的举措，让新书通过上海书

展走向全国。

一个书展能否成功，关键在于主办者心里有没有读者，是否愿意

为读者服务。上海书展始终坚持为读者找好书，为好书找读者。这

些年，许多读者翘首以盼的好书都在上海书展首发，因为在这里总可

以觅到知音。上海书展还设立了“上海国际童书嘉年华”，帮读者设

计营造“理想书房”。自从上海国际文学周创办以来，先后有两百多

位作家、学者，云集书展，其中包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奈保

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等，他们在读者面前敞开自己对于世界性主题的

思索。今年书展特设面积达200平方米的“国际艺术图书专题展销”，

凸显了上海书展和中国文化扩大开放的广阔国际视野和坚定不移的

文化信念。

书展卖书，它更是溢满书香的文化沙龙。书展的人性化服务就是

一位“无形的女主人”，“她”知识渊博并且细致周到，这些年越来越突出

细节上的人文关怀，为读者提供雨披、推车、邮购、休闲区、餐饮商铺等

服务，不断把对读者的服务人性化、细节化、完善化。

上海是一座可爱的城市，拥有数以十万计、百万计的庞大读者群。

他们爱书、懂书、惜书。网络信息时代，上海市民依然不改爱书的一片

痴心，像一个热恋的年轻人，在茫茫人海中寻找心中的爱人那样，寻觅

自己喜欢的书籍。每年8月书展的人气指数比盛夏热浪还高。我一次

次看见高温烈日下排着百来米长队购票，又排着同样长队井然有序入

场的读者。这种热爱，这种文明，就是上海的精神底蕴。2005年，台风

“麦莎”过境，风雨大作，也没有阻挡成千上万读者的脚步。展馆内，不

乏一家祖孙三代、父母孩子，其乐融融一起阅读的动人场景。最让我感

动的是，经常可以看到一脸稚气的孩子，在茫茫书海里专心地为自己选

书，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静静地独坐阅读……

培根说：“书籍是在时代的波涛中航行的思想之船，它小心翼翼地把

珍贵的货物运送给一代又一代。”上海书展就是一条生生不息的长河，把

一艘艘“思想之船”送到读者手中。我外孙在八岁时参加书展后回来写

道：“小女孩爬上屋顶，眺望远方，我想我很快就会看到更辽阔的世界。”

确实，阅读能让读者内心充实、目光高远，能让人们看到一个更美好、更

辽阔的世界。在当下，我们需要思想之船引领我们奔向远方……

在邱华栋此前的作品中，北京是一个

难以越过的坐标，这个坐标所表现的不仅

是一座现代都市，更是一种生活状态。诸

多外省青年不断涌入，在城市之中寻找自

己存在的意义。与大城市的高度现代化相

对应的则是难以摆脱的“城市病”，由此异

化成进入城市的某种代价。《空城纪》的趣

味也由此显现，依然有新人涌入城市，只不

过这一次他们所依凭的是历史的想象。

从作家整体的创作来看，古城经历的

种种皆为现代都市提供了一条救赎的出

路。小说人物与历史想象不断重叠，“中

国屏风”系列是前导，在空城的故事中，历

史想象的落脚点与一个人的生命原点相互

重合，展现出历史与当下的强力互动。在

对照的意义上，空城实际上被投注了文化层面的理想气

质，是邱华栋前作《贾奈达之城》的延伸，也是对北京系列

的有效补充。

进入空间，便是进入故事的背景，在西域的广袤文化场

域中，那些“闯入者”不再是没有历史的人，反而在深厚的文化

氛围中获得成长际遇与内心平静。在这些关乎消亡的壮美传

奇故事中，历史的最终指向并不是过去，而是今日今人之所见

所感。从“空城”中走到当下的人们也在历经传奇之后与过往

密切相连。这些重新活在“现在”这一时间维度的人，不仅获

得了重看历史的观察视角，而且他们与故事中人的联通展现

出古今对话的文化可能，一种独属于文学的贯通在风沙之中

得到呈现。历史是现实的重要佐料，小说落脚于现实的关切

之中，却又因历史的深度嵌入而使现实得到提振。

西域如图。“西域”是小说《空城纪》的整体背景，或言之

“共同体”，自滕尼斯、本尼迪克特、齐格蒙特以来，此定义的

外延已不断扩张，其内涵容量亦随之增大，《空城纪》中以多

城邦建构小说整体的写作意识与之相近。小说的体式结构

暗含写作者的文化危机意识。历史变迁与现代性境遇所诱

发的分裂蛰伏在《空城纪》的谋篇布局之中，小说之城早已空

空，作为结局呈露的“空”必然需要展现破坏抑或消散的过

程，而小说通过大量的文史细节来展现这一过程，看似讲述

坍塌实则是在召唤修复的可能。也由此小说所力求的“宏

大”（后记语）展现出更为切实的愿景，即期许民族记忆的传

承，进而重塑文化认同。

小说中曾写一异人，名为昙无谶，擅巫法，逃亡入凉州并

以此地方言翻译了《涅槃经》。“涅槃”的经历

恰如小说的编织构法，一座座在历史深处毁

灭的城市，在字里行间重生。那些被毁灭

的，那些已消逝的，都在小说中借助文字想

象得到了复原

在《空城纪》中，各小段落故事的讲述

者，作为局部补全共同体的纵深。重现细

节，是对抗遗忘的有效手段。因大量文史细

节的插入，故事必须要“讲”出来，靠谁讲？

靠历史中人的生活经历与生命体验。翔实

的史料信息扑面而来，无论是史书信笺还是

碑文砖书，以多形式、高密度的特质填充读

者的感官体验，为“空城”的面世提供文字层

面的可能。也正是在这样的细节还原中，历

史自身不再作为恒固的理性知识在小说中

现身，反而似若流沙。在流动的时间与事件的轨迹中，那些

由“你”“我”讲出来的故事反而展现出更鲜活的历史话语自

由，这份自由属于一个又一个历史中的个体生命。

泽中有火，是小说中出现的神秘景观，不妨将此视为作

者构建现实与历史深度关系的一种比喻说明。在线性的时

间维度上，历史与当下，过去与现在看似水火不容，实则紧密

交缠，当文字的针法将两种时间维度串联起来之时，空城的

秘法也随之而浮现。在火焰的光影与风声之中，无名者行至

千佛壁画前，以己身守楼兰，化入墙壁，凝成一道永恒。水泽

之中的火焰升起，在小说之外绽放出历史的瑰奇烟雾。故事

的讲述者既在场又能够抽离出来，在两种境遇端点之中展现

出历史话语的弹性。

物的流转，是对人际关系的另一种个体式说明与呈现。

于阗铜钱、佛头雕塑、岩画上的花斑马等器物，以拟人式的话

语发出自己的声音，从历史的缝隙中探出头颅，讲述那些曾被

掩盖的故事。这些物穿过历史的风沙，经过烈焰炙烤、遭遇雨

水侵蚀，依然存在，以其自身经历的坚固反证历史，将其所见证

过的故事推到读者面前。对看似无命之物进行有情之想象，辅

之以悲悯，在这样的情绪推动之下，城的深层次立面逐渐清

晰。在某种意义上，这些“物”的生命要比个体的人类生命要更

为长久。而物身后的故事，汇聚而成“循环”两个大字，点明了

小说的历史观。正是基于循环的观念，现实与历史才有重叠的

可能，这也正是小说起笔的依仗。代代人来，代代人去，在生死

之间，城逐渐升华为一个空间符号，矗立在历史之中。

《空城纪》，“空城”是引子，“纪”才是小说真正的着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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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上海书展，看到更辽阔的世界

空城不空，历史未远
——邱华栋长篇小说《空城纪》读法一种 ◆ 赵 晨

对话至宝 以启未来
写在《对话至宝——上博讲坛第一辑》出版之际 ◆ 汤世芬

在，创作者为空城编写纪年，这是小说的起源意义所

在。《空城纪》的创作来源于作家重述出生地历史的冲

动，通过已在历史中消逝的城中人、事、物的精细呈现，

描画城在“空”前之景，进入出生地所携带的壮阔文化

风沙中。

作家邱华栋曾将自己定义为“没有故乡的人”，在这

个定义中，“故乡”与“空”是近义词。正是因为“故乡”这

一坐标的不断游移，因此越出了地理坐标的具体限制，进

入历史具备可能。故乡究竟在哪里？或许这是作家邱华

栋最为独特的标识，始终保持这样的疑问也就意味着始

终对生命的起点保持质询。

人与物，过去与现在，史料与生活，在条条线索的关

联之中，整体与局部的辩证法再次闪现出省思的光泽，一

切皆如一，映照着文学原乡的明月。

腹有诗书气自华 ◆ 王宏图

以诗歌的方式窥知自我
——读《这一夜碧溪潮生两岸》

《这一夜碧溪潮生两岸》（以下简称《这一

夜》）是由诗人李少君和符力主编的一部现代诗

选集，在此之前他们曾编选、出版了诗选集《明

月沧海的高蹈脚步》（以下简称《明月沧海》）。

《这一夜》是在《明月沧海》的基础上，以诗歌的

方式对过往年代的一次重勘。

翻阅《这一夜》，从作品的角度来看，只有一

小部分诗歌写于20世纪80年代，另有一些没有

标明创作时间，绝大部分是新世纪乃至新时代

以来的近作。而从诗人的角度来看，这些诗歌

的作者大多生于60年代，80年代正是他们在大

学里读诗、写诗的学徒期。所以，诗集的副标题

《在1980年代写诗》所指涉的恐怕主要是这些

经历过 80年代大学校园诗歌启蒙的一代诗

人。那时的诗歌星空群星闪耀，其璀璨程度大

概不逊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当时，人们热衷

于美学，尽管有的被指为“流派多于诗人，宣言

超过作品”，然而经过锤炼，“先锋”和“试验”已

经成为深入人心的艺术追求。人们热衷于潮流

更迭，热衷于宣称自己才是诗歌的未来与希望，

例如当时几位年轻的四川诗人曾标榜：“真正有

生命力、能代表未来的仍然是富有朝气的‘次生

林’。”只是当时人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次生林”

广阔无垠，其中还包括许许多多默默倾心于诗

歌而尚未引起人们足够注意的大学生诗人，近

四十年后，他们成为了《这一夜》和《明月沧海》

的主角。这恰恰提示了那十年对于当代诗歌的

重要意义，从诗歌的角度来说，那恐怕远非作为

时间范围的十年所能界定的。也许可以说，凡

是在今天继续写诗的人不同程度上都受到过影

响，自“朦胧诗”以来的诸多诗选都可视为人们

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领受着那时的诗歌馈赠。

择其要者，比如周国强编选的《北京青年现代诗

十六家》、阎月君等编选的《朦胧诗选》、洪子诚

与程光炜编选的《朦胧诗新编》、李之平编选的

《新世纪先锋诗人三十三家》以及老贺编选的

《燃烧时间的灰烬——北京当代诗人十九家》等

等，这些作品集都体现了那十年诗歌的余波和

回响。而《这一夜》和《明月沧海》则是续写了这

个重要而又精彩的序列。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拿什么

来检验艺术呢？“时间”或许可以作为一个重要

的标准。起步于80年代的诗人，有的后来中途

搁笔，也有的则始终紧紧挽着缪斯的手臂，长期

在时间的河流中淘洗诗笔。《这一夜》呈现的其

实正是后者的艺术风貌和艺术水准。和《明月

沧海》相比，《这一夜》不再聚焦于北京的诗人群

体，而是放眼大江南北，体现出更广的覆盖面和

代表性。诗集共收录了36位诗人，他们当中有

的是女性诗歌的中坚，有的是口语写作的标志

性诗人，还有的则常常被指认为学院派的代

表。诗集中的作品虽然创作时间不一、艺术风

格各异，但是仍然可以从中总结出一些共性。

首先，《这一夜》是一部充满“美”感的诗

集。《这一夜》的书名摘自于陈先发的《前世》：

“这一夜明月低于屋檐/碧溪潮生两岸”，这是何

其优美、何其富于诗意的描绘和想象。除此之

外，康伟说“秋天很美，秋风很美”，蓝蓝说“最美

的是花”，剑男看见了“敞开的美”，陈均发现了

“荒嬉的美”，李浔甚至自诩为“一个对美过敏的

人”，誓言“要把美团结起来到明天”。柏拉图曾

经说过：“美是难的”，诗人们不仅遇到了美、看

到了美，而且还创造了美、守望着美，唯其如此

“美”才格外难得和珍贵。

其次，《这一夜》充分体现出诗人们的语言

探索意识。沉河在诗中写道：“一个人在语言里

说话”“语言就是颜色，说话就是行动。”80年代的

诗歌变革最重要的就是改变了诗歌的语言观念，

重塑了语言和现实之间的关系，语言包罗万象，

语言就是大千世界，也正因此，沉河才会说“一个

人就是现实主义”，陈先发才会说“一切语言尽可

废去”“在语言之外为我们达成神秘平衡”。

而且，《这一夜》还充分反映了人们对于生

活、生命意义的重新校准。阿毛细细地思忖自己

的内心说道：“现在，我们只想/好好爱自己、爱亲

人/茶余饭后再爱一下全人类”；黄昏时分，韩国

强不禁写下：“万物彼此相遇/人们泪流满面/生命

中残留的全是倦意”；同样是“走在日落里”，沈苇

“抱着一种隐隐约约的疼痛/礼貌地走在落日

里”；“新鲜的伤口”和“真真袭来的疼痛”让李元

胜意识到“这难愈的创伤/像一根点燃的灯草/它

的那一端/浸泡在被我忘却的存在中”。诗人们

似乎不再惮言自己内心的渺小和软弱，以恭敬、

谦卑的姿态认真地生活着、细密地感受着、执着

地思考着。

《这一夜》的这些特点体现了四十余年来的

诗歌变化，也集中展示了新时代诗歌的一些重

要侧面。由此可以说，《这一夜》不仅开掘了一

条条重勘那个年代的秘径，同时还打开了一扇

扇让人们饱览时代风景、窥探自己内心的舷窗。

◆ 冯 雷

时间：8月  日  ：  —  :  

地点：上海展览中心 中心活动区

上海之夏，满城书香。
上海书展，上海国际文学周，为读者找好书，

约请好作者，你赴约了吗？
“我想我很快就会看到更辽阔的世界。”一位

八岁的上海小朋友参加书展后写道。“展览中心
怎么走？”威海路上，一位古稀爷叔出地铁站后一

时没了方向，得指路后抛下一句：“谢谢侬，我先
跑了！”斜挎小包，手拿喝了一大半的矿泉水瓶，
格子衫被汗水打湿，这个背影，很触动人。
读书人、写书人、出版人、办展人……上海书

展是多向奔赴。书式生活，一起悦读！
——编者

整整20年，三千七百多个日日夜夜，倏忽间飞逝而过，而

上海书展在此期间与这座城市相伴而行，已镶嵌到这座城市

的骨骼肌理深处。说是长相伴，但并不是朝朝暮暮厮守，它一

年中只在盛夏八月的这一周登场入室。但它的影响绝不限于

七日，而是慢慢洇化开来，余音袅袅。像是一颗落在土壤中的

种子，经过漫长时日的抽枝发芽，有朝一日终于破土而出，结

出丰茂的硕果，成为名满天下的文化盛典。

俗话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书展也不是霎时间便具有

如今的体量与规模的。它从最初的买书卖书的大集市，拓展、

延伸：热忱的读者不再单独面对印在纸页上的文字，而有机会

一睹创作者的尊容，从那一刻起书展再也不是读者买书挑书

淘书的单向度活动，而是一跃而为读者与作者面对面的凝望

与沟通。渐渐地，它成了读者、作者、出版人三方汇合的特殊

场域。由此，书展的内涵不断丰富，书籍在此成了一个纽结点，

将多方人士聚集于此，它的外延也不断拓展，从读者作者当面

交流，到诸多亮眼新书的首发（今年最为瞩目的当推陈尚君教

授积40年之功编纂的《唐五代诗全编》），再到诸多作家学人就

众多热点话题的对谈与讲座。就此书展成了一个书的“大世

界”：每当人们置身于这特定的场域，就会沉浸在林林总总文字

画像符号的海洋中，原本不相识的书友也经由书相识，一同陶

醉于爱书人的嘉年华的氛围之中。这好比是一场由书籍生发

的狂欢节，凭借了书，人们从四面八方来相会，原本的各种隔

阂、差异霎时间消泯无形，大家一同分享着购书读书的快乐。

苏联作家高尔基曾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人

类学家的眼中，文字符号的发明与使用是文明社会的基本标

志之一。正是有了文字书写符号，人类才从生存经验与知识

技能口口相传的年代跃入了文明时代；正是有了文字书写，短

暂的个体才得以超越自然生命的寿限，人类才得以将积累的

成果一代代传递给子孙后代。而文字书写的载体也几经变

迁，从最初的纸莎草、甲骨、金石到纸张，到活字印刷，再到奔涌

不息的网络电子界面。一个人无论其天资禀赋多么特异，如果

不接受文明教育，一切从零开始，最多也只能达到进行四则运

算的水准。人类的文明积累一大部分便是通过书籍来完成的，

而读书的一大效用便是与前人对话，从先贤那儿汲取智慧与勇

气。其次，读书也是在与同代人对话：虽然同代人的作品在时

间无情的筛滤下大多都不会成为传之后世的经典之作，但每个

人毕竟生活在一个特定的时空环境中。如果一个人对同代人

的思想、情感一无所感一无所知，便无法有效地与人们沟通交

流，也无法从当代的潮流中汲取灵感，进行创造性的工作。

而这一切归根结底是人们通过书籍与周围的生活世界的

交流，建立一种正向的能量互换。可以这样设想，人们从书本

中获取知识与智慧，通过自身的行动反馈到周围的世界中，而

身边世界的变迁又刺激人们进行思考，从中提取有效的信息，

写入书籍，再汇入到庞大的人类知识的库存中。一年又一年，

一代又一代，人们借此积累着知识，传承着文明。即便在

电脑手机屏幕上，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图像之外，文字符号

仍旧是难以取代的重磅级信息源。

20年来，上海书展陪伴着众多的爱书人，也见证着

这座城市的巨大变迁。而在当下网购风风火火之际，以

线下面对面交流为形式的书展更具有难以替代的魅力。

正是在线下交流中，人们以各自的肉身出场，感受到他人

真实的目光，吮吸到真实的气息，再一次体味到外部世界

千差万别的棱角与凹凸曲折。在某种意义上，每年八月

的上海书展，全体爱书人投入了一场集体仪式，它召唤着

书籍，召唤着阅读，也召唤着智慧与激情的精灵。


